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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　 　 偏偏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村———光棍垴，
村里倒出了一位貌若天仙，倾国倾城的姑娘须素雅，她
从大山中走出来，登上了雾县的选美舞台，立即光艳四
射，美压群芳，得中花魁……





一

　 　 在太行山的重重包围之中，有一个小小的山村，要说它有多小，也
难说明白，反正连县地图都找不到她的位置，按山里的说法，它是一个
自然村而不是一个行政村。这个村叫首乌垴，因村子里女人少，男人
多，而且出生在垴上的男人很难说上媳妇，附近的人们都管叫它光棍
垴。

这光棍垴在高高的山头上，住着六七户人家，从来不曾引人注目
过，突然村里出了一位美女，便一下子成了全县乃至全地区著名的村
庄。这六七户人家，光棍就有十多条，其中一个叫单翠花的女人是垴上
的灵魂和实际领袖，她站在石屋前，放大嗓门大吼一声，垴上的人便会
乖乖地来她门前集合，那权威比管他们的村支书强一百倍。她生有三女
一男，几乎占了全垴人丁的一半，而且后来在全县选美中一举中魁的女
子就是她生的。

光棍垴的历史虽然不长，人人却几乎都有一串长长的故事，人人都
够写一本厚厚的书。大清光绪四年，直隶保定府一位世代为官的梁家遭
了土匪的浩劫，全家四十余口几乎被斩尽杀绝，财物被抢劫一空，最后
遂被一把大火烧了个× ×精光，其中四公子梁秉正因与妻子回岳母家庆
贺儿子百天得以幸免。俗话说水火无情，宦官人员遭此大难，一下子变
得比叫花子还不如。当初为逃活命，梁老四推一辆独轮车沿着太行山的
崎岖山路，不知走了多少时日，来到山下一个村庄，在土地庙暂住，后
来他翻山越岭，发现一股山泉，全家便搬上山来，垒了石屋住了下来。
从此，成了这个村的始祖。后不断有逃荒落难者在此落户，而梁家早已
绝后断代。

单翠花是在那场举国大浩劫中逃到山上的，与她一起来的共有三个
男人，须云川、闫士杰和夏侯涛，刚来垴上时，须云川是她的男人，他
们关系好像非同一般，既是三家人，又是一家人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再回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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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翠花出生在滨海的一个小县，世代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农，为挣
脱锁链翻身解放，父亲参加了地下党，母亲１６岁担任妇救会长，从小
学到师范，她总为自己的光荣出身而骄傲，当一场人民共和国的空前浩
劫到来时，她十六岁，正是一名在校初级师范读书的学生。
１９６８年，神州大地遍刮十二级台风，到处横扫牛鬼蛇神，担任县

革委会主任的一名团长不随大流，根据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
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一段语录，别出心裁，大抓新国
民党，霎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，一批又一批的新国民党被揪了出来，翠
花的父亲是地下党员，自然在旧政府里干过，也就在劫难逃了。

爹是公社党委书记，走资派加国民党，推而演之，老婆也是假共产
党真国民党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，可怜翠花，十六岁的
共青团员也成了新国民党员。

那时到处是公墓，遍地是监狱，翠花被男女混杂地关在野外一处机
井泵房内，接受严刑拷打。

专政队的头头叫海螃蟹，圆头，圆脸，圆肚子，短脖子短腿，人们
几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狠毒，这样残忍，这样黑心的人，整人的损招儿，
多得出奇，翠花落在了他的手下惨了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要文斗，不武斗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只要
你老实交待，不许乱说乱动，说清问题就放了你。”一开始，海螃蟹装
得很有政策水平。

翠花很怕，想哭，她不知道中国怎么了，老天爷怎么了。“你爹是
不是国民党？”“不是，爹是共产党，革命干部。”“胡说。”“不胡说，
谁胡说不是娘养的。” “你知道不知道你爹在过去旧衙门，当过狗腿
子？”“那不是狗腿子，是地下党。”“那时你还没从×里钻出来，咋知
道？”海螃蟹问。“听俺娘说的。”“那老×胡说，她也是国民党。”“不
是，她也是共产党。” “这小×也很顽固，我说个瞎，她对个秃，给她
玩点儿花样让她瞧瞧。”

帮凶虾米点头哈腰一对狗眼：“头儿，玩啥？”海螃蟹斜睨了翠花
一眼：“傻疙瘩，这小妮儿多俊，鲜嫩得像新长出不久的毛冬瓜，咱不
弄你想便宜哪个，问她上床还是上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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虾米走近翠花，睁着一双垂涎欲滴的色色迷迷的眼睛，你听到了
吗？是上床还是上梁，想得开，乖乖地让头儿日一回，又美又轻松，免
受皮肉之苦，要上梁可不是好受的。翠花一个情窦初开的黄花闺女，哪
里听说过这样露骨，这样粗俗的话，连气带羞，脸像一块红布。翠花确
实很美，修长的身材，白净的皮肤，黑绸般的头发，粉嘟嘟的脸蛋，美
得让人惊颤，美得让人眼馋。

虾米走近她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：“来吧，还是上床吧。”翠花吼一
声：“放开我。”然后说，“我要坦白，我要揭发。”

海螃蟹奸笑地看着翠花：“好，讲。”
翠花瞪他们一眼，我爹是国民党，我娘也是国民党，我十五岁就被

他们发展为国民党，往后我就开始发展新国民党，首先发展了你的娘，
然后也发展了你妹妹，要上床你该让她们陪着你。

“啪”，“我日你娘。”海螃蟹打了翠花一巴掌，气得浑身打哆嗦，
脸像猪肝色，“你胡说，把她给我吊起来。”

翠花不知怎样被反绑了双手，怎样被悬空吊起，她昏了过去。不知
是梦是幻，她看到母亲，她披头散发，反绑着双手，被造反派押着，走
向荒郊。秋风萧瑟，乌鸦哀鸣，母亲迈着坚毅的步伐，大义凛然地昂首
前进。荒郊有一座新挖的土坑，那是母亲的归宿，不远处有一棵歪脖子
柳树，像是被雷劈过，半拉身子已被烧成灰烬，另外干枯的枝干挑着几
片绿叶。造反派将母亲推进土坑，母亲英武不屈，大声斥责：“中国共
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。”然后振臂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造反派变成了国民党兵，在疯狂地填土活埋母亲，母亲真顽强，真勇
敢，毫无惧色。这时一阵清脆的枪响，穿灰衣服的新四军出现了，枪声
一阵急似一阵，国民党兵倒了一片，母亲被救了起来。翠花苏醒了，浑
身针扎锥刺般地疼痛，刚才那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境，是母亲的一段实际
经历，是给她讲过无数遍，已经刻在她脑子里的故事。

夜大概已经很深了，机井房四处透风，海螃蟹不见了，大概已经回
家睡觉去了，其他两个男国民党被绑在屋角的柱子上，背靠着背呼呼地
睡着。大个子，长脖子，尖脑袋，佝偻着腰被称做虾米的帮凶和另一个
一脸红痣，让人一看就恶心的家伙留下来，看守他们。翠花被绑在床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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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她很怕，很困，却睡不着觉。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，离开
母亲。父亲老在外边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许多时候还睡一个被窝，多少
次半夜醒来，她总摸着娘的奶头。她好怕，内心呼唤着，妈妈你在哪
儿，快来救救女儿吧。她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母亲这时肯定比她更困
难，受的罪更大。她又想到父亲，除去爸爸方方的脑袋，慈祥的眼睛以
外，他的一切印象都是妈妈讲述给她的。由于家穷，父亲很小就到很远
很远的地方去挖煤，后来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到这个煤矿搞工人运动，父
亲入了党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父亲回到家乡参加游击队，以假投降的办法
混入敌人内部给游击队搞情报，解放战争中负了重伤，留下来参加政权
建设。现在可好，一对坚定不移，为共产党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夫
妻，统统成了反革命，国民党。她真想不出来天怎么说变就变，而且变
得这样令人猝不及防。她反复想，党中央知道吗？毛主席知道吗？实际
上对这个小县的假国民党案，毛泽东真不知道，当他知道的时候其恶劣
影响，已遍及十九个省市，伤害了无数无辜的干部。

翠花正想着，房门被推开了，两个戴红袖章的人，把一名遍体鳞伤
的人推搡进来，不用说又是一个新国民党。戴红袖章的与虾米和老痣嘀
咕了一阵，匆匆地走了。

翠花抬起头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他一眼，他满脸血痕，剃光了头
发，长方脸，尖下巴，有些脸熟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他一抬起头，两人的目光相遇了，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啊，是
你？你是单书记的女儿吗？难道他们连你也不放过。

翠花心里一阵热呼呼的，大哥，你是谁，怎么认得我。泪水流满了
面颊。

“我叫须云川，在公社当农业技术推广员，常跟着单书记，见过你
的。”

他们的谈话让正在打盹的老痣听到了，上来打了须云川两耳光子，
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：“操你娘，影响老子睡觉。”

黎明时分，海螃蟹从外边走进来，翠花心里蹊跷，这王八蛋，不在
家睡黎明觉跑这革命来了。海螃蟹摇晃着身子，挺着母蝈蝈的肚子，扑
扑两脚踢醒了虾米和老痣：“狗日的，回去搂老婆睡去吧，老子替你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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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会岗。”虾米和老痣揉揉眼，皮笑肉不笑，“还是领导关心群众，我
们走了。”

回来，海螃蟹说，明天不要来得太早，吃过早饭再来换：“是，
唉。”虾米和老痣兔子般地撒腿跑走了。

单翠花，海螃蟹郑重其事地全名全姓地喊她，一边动手把她从床腿
上解下来，“走，咱们到外边我给你讲讲政策。”翠花知道他不怀好意，
又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，站起来，腰很酸，腿很痛跟着他朝外走，其
他三个新国民党员大概是被折磨得太狠了，昏死般地睡着。

外边好黑，秋风飒飒，一颗流星划破天空，翠花出了一身冷汗。海
螃蟹走近她，说：“现在我就是党，我说你是新国民党反革命，你就得
挨批斗，蹲黑屋子，想上什么刑就上什么刑，我说你是革命派，你就可
以大摇大摆，人模人样，想斗谁就斗谁，想打谁就打谁。你年轻又俊，
俗话说大闺女要饭死心眼，你不要有现成的宝贝不用，找罪受。”翠花
说，“那咋办？”海螃蟹上来从背后搂住了她，你叫我弄一回，我马上
放了你。说着拉翠花给他对面，一张臭嘴烘烘地拱过来，翠花是有准备
的，伸手向海螃蟹脸上抓去，她想抠出他一颗眼珠，解解心头这股恶
气。没想到海螃蟹一扭脸，就听他像猪一般嚎叫一声： “小骚妮你挖
我。”翠花手指上热呼呼黏糊糊的，她知道那是血。没想到这一抓触怒
了海螃蟹，他一把抱住翠花，翠花感到他力大如牛，自知一切反抗都无
济于事了。海螃蟹把她搬倒在地……

翠花醒过来，知道海螃蟹占了她的身子，啪一记耳光抽过去，站起
来，提起裤子扭头就走。

翠花恍恍惚惚，跌跌撞撞走进机井房，把昏睡中的须云川惊醒了，
云川一看她的模样，情知她吃了大亏，惊愕地问：“小单你咋了？”翠
花感到一阵暖意，心马上贴近了许多，“海螃蟹那狗娘养的糟蹋了我，
迟早有一天我得同他拼命。”她说得很坦然，很平静，没有羞怯，没有
恐惧也没有遮掩。少女、黄花闺女的概念在她心中已经消亡，人到了连
命都顾不住的时候，其它还顾什么。

海螃蟹晃着身子随后便进来了，云川用眼色示意翠花不要再说什
么，免得受苦，翠花没说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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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亮以后，虾米和老痣先后来了，看到海螃蟹脸上的血道子，吃惊
地问，咋了头儿，谁挖的你？海螃蟹的脸一红，支支吾吾：“唉，该咱
倒霉，老考虑革命问题，不小心碰在一棵树上让树枝子挂的。”翠花听
了，咬着牙，心里骂道这狗娘养的也知道羞耻，编瞎话蒙人。

十二级台风越刮越急，造反派对新国民党的斗争，迫害升级了。翠
花的机井房又添了外号叫蚧蛤蟆的造反派，看样子他是仅次于海螃蟹的
二号头目。蚧蛤蟆是个造反派学生，没花钱坐火车全国各地转游过，一
肚子新词，一肚子坏水，特能曲解毛主席语录和上边的政策。他学着林
彪的湖北腔，把造反说成“操反”，对这些新国民党，尤其是女的，不
但操她的思想反，还要操她的人身反。不但要触及她的灵魂，还要触及
她的肉体。海螃蟹得到了这个小小理论家的帮助，干得更加肆无忌惮
了。翠花无数次被他们糟蹋蹂躏过。

机井房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海螃蟹、蚧蛤蟆变成了闫王、恶鬼，变着
法子折磨他们。长时间的折磨，双方都麻木了，疲惫了，但双方的仇恨
在增长。造反派不断想出新招，对翠花他们进行折磨。在共同的磨难
中，翠花和其他挨整的人都产生了共鸣，尤其是须云川。

两心相通，两心相连，在爱恨交加中，翠花和云川的情感发生着变
化，两颗心贴得更紧了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，这话一点不假，海螃蟹
自以为得意，觉得开心，又强逼闫士杰和夏侯涛对翠花和云川进行殴
打，他们执意不从，使他们四人结成了关系非同一般的统一战线。

无数的酷刑，花样翻新的折磨，使得折磨人的一方和被折磨的一方
都变得麻木起来，海螃蟹们肆无忌惮地施暴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翠
花和云川默默忍受也到了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，终于火山爆发了。

海螃蟹和蚧蛤蟆今天想喝酒，打发虾米和老痣去买，云川和翠花用
眼对视了一下，就形成了共同赴汤蹈火的默契，两人同时猛地站起，从
地上抓起一把尘土，向两个恶徒抛去，迷了他们的眼，海螃蟹和蚧蛤蟆
一边捂着脸，一边狂叫着“两个国民党，你们造反了”。翠花和云川顺
势把两条破裤子套在他们的头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迅速把他们绑了个结
实。拾起地上的砖又砸过来，海螃蟹和蚧蛤蟆欲想反抗无能为力，欲想
逃跑，门和窗早已被闫士杰、夏侯涛堵住，于是四人一齐动手，把这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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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坏蛋绑在了水泵上。
夜漆黑，风很大。四人看着被绑住的两条狗，心里异常解气，三个

多月忍受的种种刑罚好像一下子化为乌有，然而这种快感过后，又都害
怕起来，他们仿佛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该怎么办呢？须云川此时显得格外
冷静，像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：“今天我们立即逃走，早晚也得被他们
弄死，事到如今，已无别的路可走，咱们连他们俩也绑住做好准备，等
老痣和虾米回来，咱们一起动手，然后逃走，逃不了就豁上一死。”翠
花说：“对，我们听云川大哥的。”其他两个人也表示赞同。

正说着，外边传来老痣的哼唱声，云川一个手势，四人一齐坐着砖
头装睡，虾米和老痣拿着酒菜刚一进门，闫士杰和夏侯涛便拦腰抱住摔
在地上，翠花和云川几乎是同时叫道：“上。”两个人还没醒过梦来就
被绑了起来，蒙住了眼睛，堵住了嘴。

风怒吼，把平静的海洋弄得一片喧嚣。那冲天巨浪，那山崩地裂般
的涛声，打破黑夜的静寂，似乎就在眼前。四个假国民党员，四个热血
青年，根本不曾想过杀人放火同自己有什么联系的男女，就这样结成了
联盟，他（她）们没有忏悔，没有自责，反倒觉得一阵轻松，一种解
脱。

在黑暗中，须云川等四人冲南跪下对天鸣誓：我须云川，不是国民
党，不是反革命，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，因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的
惨酷、恶毒的刑罚，只好作如此抉择，翠花、士杰、夏侯涛帮我报仇，
皆是我亲兄亲妹，从今以后同生死，共患难，若有三心二意，天地不
容。

我单翠花，无故受冤，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兽行，跟定云川大哥出
于内心意愿，云川大哥英雄虎胆我由衷钦佩，我愿与他结为患难夫妻，
他的誓言也是我的誓言，今生今世，若有违约，碎尸万段。

闫士杰、夏侯涛也鸣了誓，然后四人把海螃蟹等人的棉被盖在他们
身上，趁着天黑风高，在夜幕的掩护下逃命去了。

他们由北向南，由东向西，夜行晓宿，他们要逃到哪里，不知道，
逃到哪里干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们要逃出黑暗，要逃一条活命。大约一个
月以后，他们逃到了太行山南段的雾县境内，顺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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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。太行山横亘眼前，气势雄伟，远远望去如天河飞泻，万马奔腾，翠
花云川他们感到兴奋，杀人之后他们居然逃出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，虽
九死一生，但也算万幸了。

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去处？”闫士杰大叫起来。大伙抬头望去，见
山顶上，苍松翠柏，遮天盖地，掩映之下，楼台殿宇。

原来这是一座建造奇特、气势雄伟的大寺。在一刀断壁的悬崖峭壁
之下，有块数十亩大的天造平台，古寺没建在平台之上而如悬空寺般地
吊在悬崖绝壁之上。古寺名唤清泉寺，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北齐，系齐文
帝高欢行宫。全寺两进套院。过殿两侧，各有双层隔墙，外有圆门，内
有方门。佛家称理为方，事为圆，寓事理圆融，互通无碍之意。方门楣
额书有“擎竹间”三字，讲的是佛门中色相皆空的舆旨。云川在此驻
足良久，叹道，要是人间真的能有这样的去处就好了。翠花说，这是一
种境界，凡人是达不到的。闫士杰说，我不赞成当和尚，不让喝酒，不
让吃肉，不让搂女人睡觉，连踩死个蚂蚁都是罪过，那活着有啥劲。夏
侯涛哈哈笑道：“我们现在是和尚也做不成，凡人也做不成，高高山上
一根棍儿，高兴了一会儿说一会儿。”他们又走到左边的门外，见楣额
上刻着“拈花笑”三字。云川觉得好笑，说，“原来佛门也尽能弄虚作
假，一边色相皆空，一边拈花就笑，岂不自相矛盾。”

“此言差矣”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反驳道，四人扭头一看，一个老者
不知何时站在他们的身后。这老者年近七旬，鹤发童颜，高高的个子，
衣着虽然破烂却很整洁。云川连忙行礼，请问前辈难道我说的不对，那
你说这拈花笑是什么意思呢？

老者说：“这拈花笑，可不是沾花惹草的意思，是佛门的一则很著
名的故事，据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上说，释迦牟尼佛，在一次大
众集会上手持金色莲花自己思维，我已年迈，法当传谁，举目四空，众
弟子不解佛意，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。佛将大法传给了他。这就是
拈花笑的故事。”

翠花说： “大爷你对佛学很有研究，你是寺里的和尚？”老者说，
“过去当过，现在是公社社员。”

云川问：“那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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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者正色道：“来捉拿犯罪的逃犯。”
啊，四人同时紧张起来。
老者哈哈大笑：“佛祖慈悲，普渡众生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

你们不饿不渴吗？请到寺内叙话。”
这老者叫李敬重，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，抗日战争中南征北战，

东挡西杀算得上一员骁将，日寇投降，内战又起，战场上国民党常常吃
败仗，在河南安阳战役中，他自己几乎做了俘虏。霎时间万念俱灰，他
逃离队伍，想与家人团聚，以了却残生，没想到妻小已被裹挟去了台
湾，一气之下，他来到这清泉寺削发为僧，“文革”一起，僧尼被强迫
还俗，他在光棍垴落了户，算是一产大队的一名社员，但一人仍住在寺
里。

李敬重把翠花、云川四人领到寺内，献上茶饭，热情款待，使他们
很受感动，老人问及他们的身世，以及为何逃出，又打算去哪儿落脚，
翠花、云川只说如何被打成国民党，又如何不堪忍受种种虐待，全部说
与老人，但杀死四人的事只字未提。李敬重听他们说完，叹道：“国之
不幸，才有今天的浩劫，你们年纪轻轻，能是什么国民党，其实我才是
国民党。”一听老人说到这里，翠花、云川、士杰、夏侯涛四人大吃一
惊，立刻提高了警惕。翠花说：“原来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，暗藏的
国民党特务。云川指挥着其他两人，咱把他扭了，送附近的人民公社。”
说着要扭老人。李敬重哈哈大笑：“你们是疯了，还是傻了，难道你们
把我送到公社，你们就可以将功补过了吗？你们就能回家了吗？”

这一问四人哑然。李敬重接着说：“我是国民党不假，还当过国民
党的大官，不过我不是坏人，我也没干过坏事。你们年轻，当年中山先
生创建国民党时，国民党是个好党，后来国共合作，两党是一家人，中
山先生提出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毛泽东先生就当过国民党
中央的宣传部长。人不在于是什么党，关键是干什么。毛先生说对广大
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。你们不是人民
群众吗？你们不是坏人，是好人对吗？可一些人把你们说成是国民党，
是阶级敌人，批斗你们，折磨你们他们不都是国民党了吗？我过去虽是
国民党，但对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好人，在你们有难的时候帮助你们，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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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好好地活下去，我不就是共产党了吗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呢？”
翠花、云川听了从内心佩服，心想，这个身居荒山野寺的老头居然

对山外的世界了如指掌，还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，真是神仙下凡了。
云川打躬道：“请老先生指点迷津。”李敬重微微一笑：“年轻人，

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至于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出现的开明盛世，也
是短暂而相对的，我们都是凡人，世俗的偏见太浓，对功名利禄看得过
重，像这弥勒佛祖，李敬重指指弥勒佛像，世人都说他大肚能容天下难
容之事，就是他思谋透了世间的这个道理，大彻大悟了。”

翠花不解，问道：“啥叫大彻大悟呢？”老人接着说，“老子在《道
德经》中说：‘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’。这是自然规律，
你了解了这个规律，顺着规律行事，不逆不悖就叫大彻大悟了，这就是
说什么事物都是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，比如说人原本是没有的，后来
自然的变化，物质的发展产生了人类，但人总是要死的，死不就是有变
无了吗？大彻大悟了，就不过分地追求身外之物，无和有没什么两样，
生和死没什么两样，活得好和活得不好没什么两样，当大官和做平民百
姓没什么两样，文化大革命一来，许多大官倒了霉，而一些平头地痞升
了官。你们也一样，原先根正苗红，在社会上是人上人，后来被打成国
民党变成了阶下囚，你们为了活命逃了出来，你们又变成了自由人。都
是这个理儿。”

老人说到这里，翠花、云川四人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这老头
难道真是神仙，怎么知道我们杀了人呢，连忙倒头便拜，连连求饶道：
“老人家我们逃走，实在出于无奈，乞望你老人家不要告官。”

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快快起来，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，再说我也不知道
你们的真实情况，只是按理儿往下推，有的人把这说成是消极哲学，是
宿命论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只是告诫人们，种种丑恶和种种高尚的现
象都存在于世上，任何人都会遇到，遇到了正确对待，坦然处之，我知
道你们是好人，即便做错了什么，也是迫于无奈，决非出于本意，我怎
么能伤害你们呢？再说即使伤害了，于我又何益呢。”

老人的一番话，四人非常感激，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下来。要求老人
收留他们。李敬重说寺里不行，这样太引人注意，但是可以给你们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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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处，于是四人编造了身世经历。在寺中吃饱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
一早，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，李敬重带着四人翻山越岭，来到了光棍
垴，在他住过的石屋安顿下来，从此这个特殊的家庭，便成了光棍垴的
新家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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